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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史钩沉

荆州境内的商业水运，在楚国历史时
期就已初兴，到秦汉随着疆土的统一，不断
发展兴旺。早期的商营航运业多属航、商
一体，是从事商业贸易的人自备舟船搞“亦
商亦运”的贩运业务，荆州的一些地方史料
上称为“水贩”。

2000年前的契约
1973年，荆州考古工作者在江陵凤凰

山汉墓群中，出土了一批记载有航运的竹
简，特别是在8号出土的“遗册”中，表明墓
主张伯生前既是一个大船主，也是一个商
人。他住在市阳里（江陵城东临江的一个
商业区），雇有大量的船工为他操驾船只和
商品贩卖。在出土的木牍中，还发现了一
份联合运输经营的契约，也就是现在的合
作协议。

合作协议按照字面意思为：辛卯年3
月，贩商张伯、石兄、秦仲、陈伯等10人共同
组建一支船队，合伙经营商业贸易，一致决
议，每人出股金二百钱，钱要交齐，不交齐
不能参与共同经营。事先不经报告允许、
因病不能出航者，每天罚卅钱，但可以请人
顶替。器物不齐备的，每物罚十钱。共同
经营运输时如遇货物毁坏以及船只沉没等
事故，由大家共同承担责任和损失。擅自
拿走货物的罚款一百钱。船吏（牵头的负
责人）召集开会不去的，日罚款五十钱，虽

然去了但没有带齐有关凭证和财务账目的
与不去的一样处罚。通过推荐，由秦仲为
船吏，负责贩运的大小事务。

这份契约主要是约定了合作模式和管
理方法，可以看出在2000年前，荆州在生意
上的合作已经很完善了，但合约中没有提
到货物，估计以运送官方的货物为主。

多元化的荆州航运业
西汉时期，大宗商品贸易主要由官方

主导，也就是官营贩运商，正宗的“国企”，
所需的车船也由官方配置。但是江陵官方
设有造船中心，所造船舶除自用外，还大量
租给商人作为贩运工具。可以说江陵当时
已经属于“官运基地”的地位了。

但随着航运业的快速发展和商贸的繁
荣，民用的船只也快速增长。记载南朝刘
宋元嘉三年（426年），彭城人刘枢自江陵下
鄂州雇佣来船只就是民用的。南宋萧衍在
襄阳就一次性地搜集到在汉江上从事“贾
作舟贩”的民船3000多艘，这些都是从事水
上商航的“个体户”。

可见在汉至南北朝时期，荆州的航运
业一度垄断贩运，所谓“尽笼天下之货物”，
这对商运的发展有一定的制约。但随着

“改革开放”，航运业开始呈现多样化，有单
独贩运的、有合伙经营、有官营、有军营。
官营之中又分朝廷办和州郡地方官办，也
就是央企和地方国企，百态纷呈，争利于江
汉水域。多样化的局面，推动了荆州航运
的兴盛，也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四通八达的航线
汉晋时期，荆州商贩的航运线路相当

广阔，从交流的货物看有两个来源，一是荆
州与外地的物资交流，二是来荆州的转运
物资。江陵的港口因为“九省通衢”的地理
优势，有着重要的地位。

南向线：先秦之前，荆州向南只到湖
湘。秦开凿灵渠工程后，使长江、湘江、珠
江一线贯通，商船从江陵起航，可以一直到
达番禺（今广州）。这条线主要以广州的海
产品和热带水果为主。同时，荆州的锦缎、
茶叶、漆木器也从这条航线到达广州。

西向线：即荆蜀之间的航线。是巴蜀
下运漕粮和贡物的重要通道。

东向线：也就是长江中下游的航线，因
为长江为干线，下游的支流很多，到达的城
市也多，所以这条线最为繁忙。上有荆州、
下有扬州，两个区域性航运中心港口相连
接，形成繁忙的水上黄金航线，“烟花三月
下扬州”成为古代荆州男人的向往。

北向线：主要是通过连接长江和汉江
的杨夏运河来连接的。这条北运物资线，
主要是把汇集巴蜀的布帛、丝织品及南粤
的名贵海产品和海外进口商品，在江陵转
运后送达中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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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一生中，会有无数个老师。
我没有上过什么学，我所说的老师，大多是
走上社会后的老师。我一直想着要写这个
题目，总是想着写一写胡四海，写写我人生
旅途中的第一个老师。

认识四海兄，是1971年初我招工到中
国人民解放军某工程指挥部后。当时，四
海兄在指挥部政工组做宣传工作，我则在
后勤组做财务工作。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是，四海兄成为了我人生旅途中遇到的第
一个贵人。50多年来，我们相互激励着跋
涉在文学的道路上。正如张爱玲所说的，

“于千万人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
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
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没有这
个刚巧，也许我也不会走上文学之路。

记得有天晚上，机关放电影，我扛着
椅子去政工组叫四海兄，因为去得早了
点，就先在他的办公室里待了会，我在四
海兄办公桌前坐了下来，顺手抓过一本铅
印的《革命文艺》，一翻，居然看到了一首
四海兄写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的诗歌，虽然这首诗的具体内容已经记不
清楚了，但当时的情景却一直记在我的内
心深处。

《革命文艺》是松滋县文化馆的一份官
办铅印小报，刊登这首诗的是一个国庆特
刊，套红印刷，四海兄的诗歌排在头版头条
的位置。

作家与诗人竟然就“潜伏”在身边！令
我惊诧不己，浮想联翩，我是不是也可以成
为他这样的人呢？无意间，梦想的种籽悄
悄地种在了我的心底。年仅17岁的我，正
是爱做梦的年龄，时常在脑海里构思着诗
歌。直到后来，当兵入伍在江汉油田站岗
放哨才触景生情，写下了第一首诗歌《我守
卫在炼厂的大门口》，发表在1974年8月1
日的《江汉石油报》上。若干年后，我的作
家诗人梦竟然也梦想成真了。从这个意义
上说，四海兄是我文学创作的引路人。

后来，我们又一起分到了解放军总后
勤部军需生产部中南物质工厂管理局下属
的某工厂。

在这里，四海兄真真切切对我“写作生
涯”中第一篇稿件进行了修改。当时，工厂
里办有很多墙报和黑报，有天团委书记要
我为黑板报写篇稿件，本来我是有些畏难

情绪的，但一想到有四海兄这个现成的老
师，便毫不犹豫地接了榜。那天，当我抓耳
挠腮后将稿子写好交给四海兄后，四海兄
用一支红蓝铅笔非常潇洒地在稿纸上划拉
了一番，递给我道，“可以了，抄一下就行
了”。

后来，这篇稿件就出现在黑板报上。
我也认真研究了四海兄修改过的稿子，认
真揣摩、学习着。从此，自己的稿子经过四
海兄指点和修改后，开始频频出现在厂里
的墙报和黑板报上，这不但让我在短短的
几个月时间里入了团，也为自己参军后调
入团报道组埋下了伏笔，更为自己后来成
为市级政府的“文字总管”和新闻发言人打
下了基础。

四海兄不仅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引路
人，还是我初学写作时的启蒙老师。他就
是我心目中的航标灯，直到今天仍指引着
我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前行，写下了200万
字的散文、随笔，成为荆州小有名气的历史
文化方面的专栏作家。

1972年底，我从工厂参军入伍，临行时
四海兄送给我一本红色塑料封面的《毛主
席语录》，并在扉页上题写了一首诗，一首
七绝的藏头诗，诗句早已忘记了，只记得四
句诗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就是“卫平参军”。

那时，我一直非常敬仰诗人。这首写
在《毛主席语录》上的诗，与那首发表在松
滋《革命文艺》上的诗，竟然在不知不觉中
激发了我心灵深处的诗性因子。后来，我
居然也成为了“诗人”，成为湖北省中华诗
词学会副会长，并在报纸上开办了“诗话文
物”的专栏，甚至开始谋划我自己的诗集
《给自己一个梦想》。我想，如果没有四海
兄的言传身教，我也许只能是一个工人，不
可能成为“诗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四海兄是我文
学创作的引路人和启蒙老师。在几十年的
时间里，我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互相激
励着，写消息、通讯，写评论、杂文、散文、随
笔和小说，快乐得不亦乐乎。

四海兄笑盈盈地面对人生，做人作文
都是我的榜样和楷模。快乐地写作，维系
着我们两人几十年的友谊。过去，我们通
过鸿雁传书，交流着学习、写作的心得体
会；如今，则通过微信与网络，相互激励着，
笑对人生。

江津风物

拥有近 2000年悠久历史的江陵县郝
穴镇坐落于长江之畔，小桥流水，如诗如
画。清澈的里河（内荆河）顺着西湖桥（以
前叫土垱桥）、永济桥（郝穴第一座古桥）、
太平桥、永济垱桥（粮食储运站旁）、丁公
（祠）桥（曾用名：跃进桥）、周孔桥六座小
桥蜿蜒流淌，环绕在古朴的民宅和商铺的
周围，小镇居民朝闻鹤鸣，夜枕江涛，胜过
瑶台仙境。

美妙而又优雅的诗意古镇，留存的记忆
轻掩似水流年——老码头船来船往，老街市
商贾云集，老建筑古香古色，老瓦屋庭院深
深，老商铺酒旗迎风，老字号小吃传统……
当年“日有千人拱手，夜有万盏灯火”的繁
华，素有“小汉口”之称。随着时代的发展，
曾经的老街老屋，早已淡出郝穴人生活的
视线。

生长在郝穴的吾辈，犹记古镇青砖墙、
黑瓦屋和木阁楼，散落的小巷子不计其数，
至今谁也说不清楚。那时的河南堤、黄家
场、四岔口、太平街、衙门巷、雷大巷、竹架
子、童家弯等等街巷撑起镇区骨架，还有大
桥口的老茶馆群贤楼，前进街口的百货楼、
纺织品楼、老米面馆，祠堂巷口的饮食楼，以
及最早的关帝庙、许仙观、九华寺、丁公祠、
戏院子、胜利小学、西湖小学旧址等星罗棋
布、遍及镇域……古建筑大多数以砖雕、石
雕、木雕为装饰手法，往往是高宅、深院、水
井；特别是镂空的雕花窗射入斑斑点点细碎
的阳光，颇有古典建筑特色之美，依稀透露
出明清时代的古风民情。真可谓：老街古韵
悠悠，小巷深处人家；古镇春秋冬夏，晨昏暮
纱，几多客披紫霞。

小时候，我常常伫立镇中心高高的石拱
桥上，极目远眺整个古镇，掩映在浓郁的苍
绿中，白的是墙，黑的是瓦，炊烟从屋顶袅袅
升腾，宛如一团团白雾，让天空变得云蒸霞
蔚。其实，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民宅的房
顶都是清一色的黑瓦，方言叫纸瓦。如是
说，屋顶是瓦的天地，一片叠着一片，一排挨
着一排，美若鱼的鳞片。还有铺满地的青石
板路像一幅历史卷轴，上面跳跃着几代人奋
斗的身影，衬托着蓝天白云，渗出几许黑，透

出一方白，宛如一幅刚画好的水墨画。
几年前，我写过《郝穴曾经繁华的黄家

场》的文章，已编入《江陵记忆》一书。以前的
黄家场，街道两旁商铺林立，热闹非凡。由于
城镇建设的总体规划修编，这里已全部拆除；
随着时光遗留下来的，是一条名存实亡，被岁
月淹没的老街。当我再次走到此地，给人废
墟一样的感觉，除了怀念之外，那里藏着许多
故事和传说，如今都是空落，都是寂寞，任凭
路人去猜、去想、去流连，重拾一段情感，感受
它带来许多的回忆。

目前，惟有西湖路上、明清时期建造的
“松鹤堂”，如今仍原汁原味。它坐北朝南，
有天井一方，上下两层回廊。虽然历经战火
纷飞的年代和岁月的洗礼，但至今保存完
好，房子不但美观，而且牢固，融合了古代建
筑设计美学之精髓。那时候，我常能看到像
郝穴“黄氏家族”中的大户人家山墙上的脊，
有人称之为风火墙，但更多的人说是马头
墙。其高低不同、远近相宜、黑白相间，不仅
体现了线条与色调的美，更是散发出江汉平
原水乡古镇的韵味。

郝穴黄氏是当地的一大望族，徐向前元
帅的夫人黄杰就是这个家族的代表人物。
过去的松鹤堂，是黄氏家族族人开的药铺，
既坐诊又卖药，在晚清时很有名气，民国年
间规模更大。松鹤堂原有好几重，在上世
纪六十年代扩建城市道路时，前边的一排
门店被拆除，仅余后边的这重老屋。在全
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这老屋被发现，被列为
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这是古镇存世稀少
的明清建筑，因而郝穴人看得格外珍贵，维
护得也格外精细。昔日的松鹤堂，现定为

“江陵县民俗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供游
人参观。

西湖路原郝穴文化馆，前身为“湖南会
馆”，庭园楼阁，面积之大，前后有几重，其建
筑可和松鹤堂媲美。1930年5月，红军攻克
郝穴时，在湖南会馆建立了“江陵县苏维埃
政府”；上世纪50年代初，在此地创办郝穴发
电厂；随着古镇的发展，因郝穴供电站取代
了该厂；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期，郝穴日杂
站租下此地设置废品收购站。后来地方政

府为了传承红色文化，在此处成立郝穴文化
馆，由原江陵县政府挂牌，定为“江陵县苏维
埃政府旧址”，但可惜的是，这座具有一定文
物价值和历史性纪念意义的遗址，在十几年
前被拆除了。

我去过苏杭、西塘古镇、凤凰古城等地
方，见过那里大多数历史建筑聚落的文化
遗产，也是一些属于人文类景观。到处都
是旧址，低矮的老屋，拥挤的巷弄，爬满青
苔的院墙，鸟语花香的庭园，尽量保存传统
古建筑的原貌，为后人留下值得怀念的宝
贵财富，体现出一座城镇的悠久历史和人
文情怀。

倘若鹤乡的这些老瓦屋依然存在，郝穴
古镇会显得底蕴更加厚重。真的想再走进郝
穴老街，看着飞檐斗拱随意勾勒天空的轮廓，
翘角阁楼深锁寂寞。游人或许感觉，这里与
春天的荆楚水街一样，若下些细雨最有味道
了，檐滴如杯中剩酒，你会更从容饮下一段旧
时光。

黛瓦青砖的老房子，乌黑沉寂清凉，甚
至冰冷。因此，古镇是不需要很多树木遮荫
的。说到此处，即便追溯到秦砖汉瓦时代，
无论是皇家大院，还是民间陋屋，遮风挡雨
也离不开每一片瓦。平头百姓要求“上有片
瓦，下有寸土”，是生存的最低条件。因此，
有瓦就不怕风霜雨雪、烈日酷暑；有地就可
以安心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足以说明有
瓦的地方就有家，方能生生不息。

我在郝穴生活了60多年，从未挪过窝。
深知那些老瓦屋一直释放着家的气息，屋的
温馨，它连着老郝穴人的呼吸，让人们享受
一年到头的冬暖夏凉。虽说古镇的老瓦屋
已稀少得难觅其踪，但镇域的历史脉络永远
定格在我的眼前，依然是那么清晰，它演绎
了郝穴人的生命曲线，承载了父辈辛酸的生
活历程，也叠印着吾辈的成长足迹，更支撑
着代代人的文化自信。

一个个故事，丰满了古镇的历史人文景
观，让我时常想起曾经的烟火，那一抹因难
以忘怀而留存的情结——永远是我的记忆
童年、记忆老街、记忆小巷、记忆瓦屋、记忆
乡愁……

郝穴古镇，找寻我逝去的记忆
□ 袁丹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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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陵凤凰山出土的简牍

“楚”本地名，在周之南。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成王追奖文王武王

时期灭商的功臣及其后人，封其麾下一个部
族的首领熊绎于“楚蛮之地”，爵位则是最末
一级的“子男”。如果孟子之言可信，那么熊
绎在楚的封地面积就是五十平方里左右，一
小块而已。不过，等级虽低，疆域虽小，却毕
竟是天子所封之国。此后，中国的文献记载
中就有了“楚国”“楚子”与“楚人”的称名。

楚之国君熊绎带领部族离开了原来的
居地，南下发展。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
林”，沿着丹水，走向汉水，沿着汉水，走向长
江。在艰难的开发过程中，如何处理与蛮地
的原住民的关系，是楚君及其族人所面对的
重大问题。

从历史记载来看，楚君既攻城掠地以扩张
势力，又保留了对原住民的人格与风俗的尊
重，因而楚国的南下发展，进行得十分顺利。

《史记·楚世家》说，到熊绎的第五代孙
熊渠之时，楚国的疆域扩张已由汉水进入长
江流域，而“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很受
江汉流域原住民的拥戴。

《华阳国志》中有这样一个故事：长江边
的巴国受到南下楚国的威胁，或战或和，胜
少败多，只得逐步沿长江向西迁移，定都于
今天的重庆一带。后来，国中发生了叛乱，
将军巴蔓子向邻居楚君借兵平叛，许以三城
为谢，而以自己的头作担保。楚君同意了。
巴蔓子用借来的楚兵平息了国乱，却没有将
三座城池割让给楚国。于是楚君派出使者
去索债。

巴蔓子说：“奉命守国，地不可割；借兵
平乱，当守诚信。既然是以头为担保，那么，
我以我头，充我之城，奉谢楚王。”自刎而死。

楚使没有完成索要土地的使命，忐忑地
带着巴蔓子的头回来复命。不料楚君不以
土地为计较，没有兴兵讨债，反而对巴蔓子
的为人肃然起敬，下令以隆重的礼仪安葬巴
蔓子的头颅。

楚君的举止又令巴人大为感动，他们以
同样的礼仪安葬了蔓子将军的无头身体。
巴是一直生活在长江流域的古族，民风刚直
好义，民情朴实敦厚。

楚君显然是在长期的交往中对于巴俗民
风有认同，有尊重，故而惺惺相惜，悲悯交集，
遂以崇高的葬仪来表示敬重巴蔓子的选择。

以尊重换尊重，从而相互熏化感染，这
就是南下的楚国与蛮地原有部族在文化上
的相处方式。

于是，南下的楚国既为蛮地的原住民带
来了北方华夏的典籍文化，而原住民的风土
人情也影响到了南下楚人的文化性格，相处
既久，“楚”与“蛮”也就相融不分，浑然一体，
熊绎的后人也成了南方的楚蛮。

这一点，南下的楚人不以为是下落与沉
沦，反作为自恃的资本。如熊渠就公然宣
告：“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之地，其实是周向

南方的发展。
而原本是受周天子封赐以统领南蛮的

楚君，现在却自号为“蛮夷”，主动脱离华夏
文化系统而投身于南蛮文化之中，并以此与
中原的华夏文化分境划界，力相抗衡，这是
当年封赏功臣的周成王始料未及的事情。

楚人与蛮地的原有部族既战且和，相融
相化，楚国地盘大大扩展，楚人的队伍更加
壮大。原在江汉以及江淮之间的许多小国，
诸如庸、濮、随、邓、舒、黄、江、蓼等等，都在
楚国的扩展中被灭，原来的庸人、濮人等各
国的民众，都渐化而成为了“楚人”。甚至东
南临海的吴、越，曾经的春秋大国，最终也被
楚国吞并，其属民也渐化成为了“楚人”。熊
绎南下时的蕞尔小国，在数百年的时间里，
发展成为南方的强国。

所以熊渠不满“子男”的封号，要自称
“楚王”。后来的武王熊通不仅自称“蛮夷”，自
号“楚王”，后来的楚庄王熊侣还率大军北上中
原，耀武洛阳，问鼎周王，要与华夏诸侯一较高
下。于是，“楚国”与“楚人”，名号大振，声威
中原。

进入战国时期，原来由周王统领着上百
个大大小小国家的天下形势，已经是天子衰
弱不堪而由七个大国分宰天下，各自称王。

此时的楚国，西起巴蜀，北逼黄淮，东南
至于海，几乎拥有今天中国的半壁江山，是
七国之中疆域最大的国家，是公认最有实力
与西方的秦国抗衡的国家。

楚怀王（在位时间公元前 328-公元前
299年）也确实成为了六国的合纵长，曾经信
心饱满地统领着齐、燕、魏、赵、韩等国军队，
叩关攻秦，气势凌厉。结果却如贾谊所言：

“秦人开关而延敌，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
进。”（《过秦论》）公元前223年，秦灭楚。

两年之后，秦王赢政统一天下，尊号始
皇帝。800余年的楚国历史划上了句号。楚
国被灭以后，“楚国”的名号没有了，执政的
王族，或死亡，或流落，威权荡然无存。

陈胜吴广起义之时，忌惮名义不顺，不
足慑众，曾自号“大楚”与“张楚”，又曾立楚
王族后人景驹为楚王，希望借助“楚国”的旧
旗来彰显新生政权的合法性。

项梁起兵后，曾在民间遍寻楚王后人，
终于找到怀王的孙子奉为楚怀王以收纳民
心。此人名心，当时正替人牧羊以维持生
计。项梁死后，项羽继续叔父的事业，联合
诸侯，最终灭秦，自封西楚霸王，继续标举

“楚王”的旗帜。
然而，楚国已亡，旧魂难召，在灭秦的斗

争中，那些试图以“楚王”作为政治力量而加
以利用的人，全都失败了，倒是被封为汉王而
偏于一隅的刘邦最终统一天下，做了皇帝。

楚国不存，楚王不再，但是，楚国的土地
上还生活着原来的楚人。他们先是称“秦
人”，后来称“汉人”。虽然不再使用“楚人”
这一名号，但是，800余年楚国历史的血脉依
然在他们的身体里流淌，800余年楚国历史

所形成的生活方式依然融会于他们的日常
起居，800余年楚国历史的土俗遗声依然在
他们的内心回响——楚风楚韵为生活在这
块土地上的人们烙上了鲜明的文化烙印。

我们不妨以抗秦起义中的三位领袖人
物为例来作说明。项羽是楚国贵族、将军项
燕之后，生于公元前232年。刘邦是楚之沛
县人，生于公元前247年。他们都出生于楚
国被灭之前，本是楚人。陈胜，阳城人。同
伴在他称王之后去看他而有“夥颐”之叹，汉
代学者说这是“楚语”——可知阳城在战国
后期属于楚地。陈胜的生年不详，死于公元
前208年，以享年四十而计，他也生于楚国
被灭之前。

秦末义军蜂起，人物风流，而这三位楚
人的历史地位最高：陈胜是抗秦起义的首倡
者，项羽是抗秦起义的胜利者，刘邦则是兴
汉替秦的开国者。

他们都生于楚国未亡之前，有过楚国生
活的早年记忆，虽然三人的社会地位不同
——项羽是贵族后裔，刘邦曾做过泗水亭
长，而陈胜是贫寒的雇工。

虽然三人的个性自有特点——陈胜苛
刻，项羽强悍，刘邦狡黠。但是，早期同为楚
人的社会记忆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性格与
处事方式。

陈胜做佣工时，因为表达不被同伴理解
的志向而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叹惋。项
羽与刘邦在观看秦始皇出行时同生感慨，项
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说：“大丈夫当如
此也！”三人的语言表达不同，但骨子里那种
敢于争胜而不甘居下的豪气却是一样的。

三位楚人的最后结局大不相同，陈胜死
于麾下的叛徒之手，项羽败于刘邦而自刎乌
江，刘邦则坐上了汉朝龙椅。

汉高祖刘邦在占据项羽的领地后，“以鲁
公礼葬项王谷城，为发哀，泣之而去”；又为陈
胜“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史记》）。

刘邦向失败的对手致敬，就像当年的楚
君之对待巴蔓子，表现了惺惺相惜、悲悯交集
的英雄情怀，激荡着楚人特有的豪气。

刘邦建立的汉朝，政治制度大都承继秦
朝，但是大汉的精神气象却透出浓浓的楚风
遗韵。如刘邦的《大风歌》，刘彻的《秋风辞》，
刘细君的《乌孙歌》，都是原汁原味的楚歌，形
式与屈原的楚辞相近。故李泽厚在《美的历
程》中就认为，汉代艺术实由楚文化而生。

面对长江，李白曾经感慨：“屈平辞赋悬
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时光悠悠，“楚国”
与“楚王”早已是历史翻过去的页面，生活在
这方土地上的人民虽然不再使用“楚地”与

“楚人”的称号，却世世代代传讲着过去的故
事，楚文化的风韵就在人们的回忆与讲述中
不断传续，不断丰富。

楚国既亡，王室既灭，而800余年楚国的
历史印迹已深深融入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人
们的感情，不能忘记，其创造的楚文化也早已
融入浩瀚的中华文明长河中，奔腾向前。

楚地、楚人、楚风
——漫说楚文化的源起

□ 青晰度


